


香与香

乔典运

五爷香过，后来，五爷臭了。五爷又香了。
五爷是初级社的饲养员，把牛喂得很肥很肥，肥得象浑身披了缎子，

摸着溜溜光，比老婆的肚子还光还滑。五爷的老婆很漂亮，给保长当过丫鬟，
保长的丫鬟不会不漂亮的。人们都说，保长不是吃素的，丫鬟长得这样漂亮，
放到谁身边谁也不会不那个的，一定叫保长那个过。五爷不信。五爷很亲老
婆，喂牛有了空就回家和老婆玩。五爷没读过书，不会细玩，只会粗玩，为
了能把亲劲使出来，就抱着老婆从房子这头走到房子那头，来回走，走一步
亲一下，亲得嘌嘌响。这是真的。不少人偷偷看过，数过，说是从房子这头
到那头亲了二十一下。五爷除了亲老婆就是亲牛，比亲老婆还亲。冬天里，
母牛生了小牛。五爷叫老婆守空房，自己在饲养室陪着牛住，怕牛冻着，把
被子搭到牛身上。老婆给他送饭，五爷吃一半留一半叫牛吃了。五爷又冷又
饿，牛又暖又饱。五爷瘦了，母牛小牛肥了。

五爷的事上级知道了，就表扬他，选他当劳模，叫五爷坐汽车坐火车
去省里开会，住在高楼里，还叫吃香的喝辣的，还叫和省长握手。五爷记得，
省长手和棉花絮一样，几十年过去了，五爷的手心里还觉着有团棉花。五爷
从省里回来时光彩得很，县长接，乡长接，一路敲锣打鼓，还放鞭炮，和迎
神一样风光。五爷在省里县里吃的喝的都变成了眼泪，流了一路，一直流到
家里。五爷抱着老婆又哭，哭得很动心。五爷说，从今往后咱们不玩了，得
把心思使到牛身上，要不咱们就不算人了。老婆听着也哭，老婆说，我帮你。
想想从前比比现在，要不是新社会还能有咱们？麦米都有个心，咱不能得恩
不报。

五爷的福太多了。老婆给五爷生下个白胖白胖的儿子，五爷喂的牛给
社里生下个活蹦乱跳的小牛，双喜临门。贺喜的人成群结队，连县委书记都
来了，来了不是先到支书家里，来了就一头扎到五爷家里，和五爷又说又笑，
亲得不出五服。这还不说，县长还给五爷烧锅，县委书记给五爷的儿子起名，
书记说，叫个爱社吧。五爷说，可好。五爷的老婆说，起到俺们心窝里了，
长大了叫他爱社爱一辈子。村里谁家有过这么大的洪福？人们象看大戏一样
围着看，看得乱咂嘴，都说五爷算是洪福齐天了。支书李老三来请县长书记
去吃饭，书记乱摆手，县长乱摆手，说，你走吧，你走吧，我们就在这里吃
了。李老三的饭菜白准备了，书记不给脸，县长不给脸，五爷也忘了给脸，
没留李老三和书记县长一同吃。李老三没劲地走了，惹得看热闹的人哈哈笑
了，笑得李老三脸红了。李老三心里很不是味，这村里到底谁大？日他个妈，
喂牛的成了正房，当支书的脸成了屁股，这算谁家的天下，李老三好气，回
去把准备好的饭菜倒给狗吃了。

五爷照样亲牛，给月子老婆做一碗鸡蛋丝面疙瘩，老婆倒给母牛半碗，
实怕小牛没奶吃。村里人说，五爷两口子把自己当成牛了，把牛当成自己了。
五爷笑，老婆笑，说，儿子和小牛一样，手背手掌都是肉，都连心。儿子长，
小牛长，一天一个样，五爷盼着都快点长。五爷盼着盼着，突然母牛死了，



好好的死了，没病没疾死了，五爷比死了亲爹亲妈还伤心，哭得死死活活，
头直往墙上碰，碰得满脸是血，骂自己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对不起了一
大堆还要对不起。

五爷要求查查牛咋死的，支书李老三说，你放心，会查清的。社里找
来兽医，兽医把牛开肠破肚细细查看，牛肚里有几根针，缝衣裳的针，原来
是阶级敌人下的毒手。谁是敌人？村里穷，没有地主，没有富农，敌人是谁？
支书李老三如临大敌，天天找积极分子开会，天天吃着香喷喷的死牛肉，又
是调查又是分析，很是神秘了一阵子，很是严肃了一阵子，个个熬得眼屎成
堆，死牛的肉吃完了，敌人也找出来了。别的还有谁？是五爷，是五爷的老
婆。

五爷给保长当过长工，是保长的狗腿子；五爷的老婆叫保长那个过，
一夜夫妻百日恩。五爷和老婆睡在床上能不说悄悄话，说啥？念诵保长的好
处，说共产党的坏话，说保长叫枪毙了，说他们的主子可怜。五爷积极，不
假；五爷的老婆积极，不假。看不假可假大了，驴屎蛋外面光，都是伪装的。
不假装积极咋能混成劳模，不混成劳模咋能破坏，不破坏咋为保长报仇？不
醉假装醉，这事谁不会？李老三这么那么一讲两讲，本来就觉悟的村民们擦
亮了眼睛，如同大梦初醒恍然大悟了。是啊，老早就看他俩积极得不象个人
样，人嘛，谁能没一点私心，看着没一点私心的人私心才最大哩。会装，装
得真象，把县长都哄住了，把省长都哄住了，差一点叫他把社会主义推翻了。

五爷说话间成了阶级敌人，啥滋味就不用说了。五爷不想当敌人，五
爷赌咒发誓，说他真心实意热爱社会主义，说他不是敌人，说他冤枉，说他
报恩都报不完哩，咋能想推翻社会主义？五爷痛哭流涕。谁信？狗嘴里吐不
出象牙，听敌人的话要会听，得反着听。他说他热爱，一定是仇恨。他说他
报恩，一定是报仇。别看他哭，他心里在笑，笑广大群众是二百五，好哄。
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是不跑的。人们想想是这个理，个个红了
眼，个个摩拳擦掌，个个吼天吼地。操你奶奶，可叫你坐汽车坐火车，可叫
你住高楼吃香的喝辣的，可叫你和省长握手，可叫你比香油还香！不怕不招，
五爷招了，说牛是他害死的。五爷美了，去住不掏钱的房子了。五爷走了，
还有五爷的老婆。你说，你说，说说和保长那个过几回？和保长那个比老百
姓那个咋美？五爷的老婆说没有和保长那个过，人们不过瘾，不信，非要叫
她说说和保长咋那个，说只要她说了咋那个就没事了。五爷的老婆顽固不化
死不开口，五爷的老婆上吊了。日他妈，啥事不想活了，是想她的老相好保
长哩，又去找保长那个了。五爷的老婆走了，还有儿子，爱社才两岁，饶了，
外婆来抱走了。

爱社慢慢长大了，大到上学了。成了学生就该说说家庭出身了，就该
说说社会关系了，不用三说两说，爱社就跟保长挂上了。老师知道了，学生
娃知道了，知道爱社的爹是保长的狗腿子，知道爱社的妈叫保长那个过，爱
社就继承了反革命的任务，和爱社一般大的小革命们被发动起来了，就常常
举着小红本斗爱社这个小反革命，小革命们的感情被泼上了油，被点着了火，
熊熊烧着，往爱社脸上吐口水，骂他，打他，踢他，叫他请罪。爱社从小就
知道了人是什么，爱社常常想死又没死。外婆说，活着，你死了人家高兴。
爱社不想叫人们高兴，爱社就活下来了。

爱社活得很可怜，爱社活得也很实在。别人天天革命，爱社不得革命
就天天读书，读没毒的书，读写汽车的书，读写收音机的书，读写盖房子的



书，见啥读啥。爱社长大了就偷偷跑了，天南地北混世界，讨饭，烧窑，修
伞，修锁，修各种机器，啥都干，啥都干不长，干几天就换个地方，换个工
种，怕人家摸住他的底细。后来，爱社听说爹爹释放了，爱社就连夜回来了。
爱社看见爹就叫了声爹，五爷听见叫爹就哭了，哭得很痛很痛。五爷说，他
不配当这个爹，都怨他这个爹害得爱社从小就受苦受累。爱社也哭了，哭着
不叫爹说，哭着不叫爹哭。爱社说，你是我爹，不比别人的爹差，别人咋说
我不嫌弃，我啥都知道。爱社啥不知道，外婆天天说爹是好人，说爹是叫坏
人害了，说爹冤枉得很。外婆临咽气时还拉着爱社的手，叫他给妈报仇，叫
他给爹报仇。爱社记着外婆的话，爱社看爹还在哭，爱社就说，爹，咱别哭
了，咱越哭别人越笑，别人笑得够多了，咱为啥还要叫别人笑？五爷就忍住
不哭了。

五爷种地，爱社种地，承包的地丰收了。五爷只想着好好过日子，五
爷想错了。这天热得很，五爷搬个小椅在村头大树下歇凉。村里人都在这里
歇凉，人们说说笑笑，五爷自知身份低下，只歇凉不开口。李老三来了，李
老三已经不当支书了。李老三四下看看没地方可坐了，就很随便地踢了五爷
一脚，说，起来！起来！五爷看看他，五爷想，我坐我的椅子凭啥叫我起来？
五爷想是这样想可没敢出口。李老三乜斜着五爷，嘿嘿笑笑说，咋啦，还不
服？五爷只好站起来了，连小椅也不要了，踉踉跄跄往家跑去。五爷听见身
后一阵笑声：也不想想自己是啥人，还想往人场里钻。五爷回到家里就哭了，
被子包住头哭。五爷才明白，在押犯人和释放犯人除了在押和释放不同，到
底都是犯人，犯人这张皮到死也脱不掉了。五爷越想越伤心，自己本来是社
会主义的根子，为啥非要叫自己当社会主义的敌人？五爷到现在还不知道牛
肚里的针的来历，是谁把针放到牛草里叫牛吃下去的？五爷把村里的人想了
千遍万遍，想不起得罪过谁。五爷倒是想过一个人，只想个开头就不敢想了，
就埋怨自己不该有这个想法，他怎么会呢？五爷破不开这个谜，五爷也不敢
去破，因为五爷承认过针是自己放的，不光承认还按过手印，翻案会罪上加
罪。五爷想这个谜只怕永远是谜了，自己永远是犯人了。五爷想起李老三踢
自己的这一脚，痛倒不痛，只是和踢狗一样随便，自己还有啥脸活人，不如
死了算了。五爷被子蒙住头不吃不喝。爱社急了，爱社不怨爹不怨别人，爱
社说，都怨我没本事，人们才敢把我的爹不当人看。日他奶奶，我就不信一
个人能十七老十七，十八老十八，我要不叫人们向我叫爹，向我爹叫爷我不
活人了！五爷听爱社说到这个地步才不哭了。

政策好了，爱社在大路边开了个修理铺，修手电，修锁，修自行车，
修拉车，修拖拉机，修汽车，修电器，啥都行，啥都会修，修得还好，爱社
没少挣钱。爱社心狠，要钱死狠死狠。狠得五爷都怕。五爷亲眼看见的。一
辆汽车坏了，不会跑了，爱社去只摸了一下就会跑了。司机说，谢谢。爱社
说，不用谢，谢啥？爱社说着递给司机一张条子，司机看看条子吓了一跳，
说，摸一下就要一百元？爱社说，我只要五十，还有五十是你的。司机笑了，
给爱社五十元。还说，够朋友。走时还笑，还不住说，拜拜。五爷看得迷糊
了，只摸一下就挣了五十元钱，还送了五十元钱的礼，钱也有了情也有了。
五爷说不上来有什么不对，却总觉得有点不正道。五爷说，只摸一下就要那
么多钱？爱社说，别看这一下，我摸了十几年摸了几万次才会这一摸，五爷
想想也是这个理，把学费加上了，这就叫本事。

爱社黑夜白天挣钱，眼都熬红了。爱社有了钱就割肉，天天割一块，



很大一块，带在自行车把上，把车铃捏得叮叮响，在村里绕了一圈才回家。
不逢年不过节吃的啥肉？扎得村里人眼痛，谁见谁气。日他个妈，啥龟孙天
下，这号人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咱没犯过法算白没犯了！爱社听见了不气，
还笑，笑得很开心。五爷可吓得乱打颤颤，五爷知道肉是不能随便吃的，好
吃难消化，吃了没有好下场。早年间村里有个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国家月
月发钱，日子过得挺美，美中不足的就是爱吃肉。有一次割了块肉从路边过，
李老三在地里做活看见了，看了他多远，还说，日他妈，比老子当这个支书
都美。没几天，村里就传说，这个残废军人能看见，双目失明是假装的，没
人的时候走路可快了。又没几天，上级就叫残废军人去复查，把个甲等弄成
个乙等，害得这个残废军人活活气死了。五爷想起这事就说，李老三碰见过
没有？爱社说，见了也球蛋，他老早就垮台了。五爷说，别看人家垮台了，
垮台了也比咱强，小心没大差。你又不爱吃肉，往后别割了。爱社说，你住
监受得啥罪，我要把你住监受的亏都补上。五爷说，算了，现在我觉着都怪
美的，别再割肉了，哪怕逢年过节别人也割肉时咱们多割一点。爱社说，别
人吃肉了咱们才吃肉还有球的意思。五爷说，哪怕再割肉了装到提包里，别
叫人看见了。爱社说，不叫人们看见，割肉还有球的意思，就是专门叫人看
哩。五爷知道爱社是在争气。爱社心里憋着一口气，憋了好多年。五爷不是
不叫儿子争气，只求儿子做的别过分了，过分了没有好下场。爱社说，哪一
点过分了？咱们骂谁了打谁了诬害谁了？咱们没伤着谁一根汗毛，只是叫人
们看看咱们吃肉了，他们就气了，就服不住了。有人故意冤枉了咱们，他们
高兴疯了，他们想过咱们气不气服不服？五爷没啥说了。

爱社还是照样挣钱，还是照样割肉，村里还是照样骂娘，天数长了，
人们骂够了就不骂了，就眼馋爱社了。先是婆娘们变了心，和男人吵架时就
说，有球啥本事，你要能和爱社一样，哪怕你睡到床上不动弹，我掰嘴喂你
哩。男人们气，气得红了眼，结成伙去找爱社寻衅打架，想把气出到爱社身
上。爱社见来者不善，不等他们开口就先笑着开口，说咋有空来玩？说着就
撂过来几盒好烟，撂到几个人面前地下，要是有五个人撂过来四盒，要是四
个人撂过来三盒，人们就疯了爬到地上去争去夺，争得不要命了。爱社在一
旁看着笑，从心里笑，笑得心满意足。抢到烟的人哈哈笑着跑了，没抢到手
里的人就骂娘，不是骂爱社，是骂那些同心同德来找事得到利就跑了的人，
就给爱社说体己的话，说那些跑了的人的坏话，说他们如何如何计划来找事，
叫爱社小心防着。爱社只是专心听着，不说信也不说不信，不说长也不说短，
听听笑笑，亲亲热热塞给说家两盒烟。说家就很高兴了，就感恩戴德地说，
以后有谁敢欺敏你了，给哥们说一声，哥们就是杨家将保国忠臣。爱社才说，
谢谢，谢谢。这是嘴上说的，心里可不是滋味，说不清的滋味，人啊，算个
球！

爱社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修理还倒卖山货，在路边开店常和南来北
往的人打交道，消息灵通，转手买点卖点什么就能发笔外财。爱社有了很多
钱，人们象当年恨五爷吃得开一样恨爱社，恨不能活喝了他。爱社知道人们
恨他恨得要死。爱社不气，爱社不怕，爱社早盘算着这一天，爱社心里笑笑，
这一回不是那一回，骑驴看唱本——走着看，看看这一回谁哭谁笑。爱社在
村里逢人都说，老少爷们哥们弟们，谁有难处了只管言一声，开开口抬举我
爱社，伸出手是看得起我爱社，我要是推三阻四搁下谁的脸，算我爱社不是
人。只是丑话先说前头，咱这钱也来得不易，只借不舍，一分钱利钱也不要，



冬天我想盖房子，到时候把本钱还我就行了。爱社说的很是通情，很是大方，
村里人早就盯住了他，巴不得他有几句话。说起来这个村子实在可怜，地处
深山，不成庄稼，全靠山萸肉卖点钱。山萸肉又名十月红，属于木本植物，
到了十月叶子全落，树枝上挂满鲜红晶莹的果实，犹如一树珍珠，十分好看。

人们摘下来挤出果核，便是山萸肉了。山萸肉是珍贵中药，壮阳补阴
的药头，据说城里人吃了能起金枪不倒的神功。山里人就指望山萸肉卖点钱，
维持一年的开销，往往不到半年就花个干净，眼下政策好了，准许人们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可惜山里人没文化，凭死气力很难弄个三元五元，遇到难处
就到处伸手又没处伸手，如今听爱社讲出这般有情有义的话，人们觉得借贷
有门，谁不喜欢。只是想起从前把五爷父子不当人看，哪有不记仇还给恩的
好人？便有点不信爱社讲得是真心话，怕真伸手时，爱社会算旧帐借机说三
道四耍笑一番，弄个脸红脖子粗很难以下台，人们便不肯轻易张口。人们不
肯张口是没有到弯腰树下，到了弯腰树下不低头也自自然然低头了。

村里有个王三，妈妈生了病没钱医治，心急火爆没有办法。妈妈在难
处想起了亲人，就说，三，去你李三叔家里看看，他才卖了猪，听说卖三百
多块哩，叫他给咱拐个弯，等冬天山萸肉下来卖了就还他。李三叔就是李老
三。李老三当支书时，王三的妈当妇联主任。村里风言风语说他们的关系有
点那个，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反正黑里明里两个人形影不离，人们都说，李
老三不是吃素的把式，棉花见火没有不着的道理。后来李老三因为贪污和索
贿下台了，王三的妈才不明不白的不干了。王三恶心李老三，从不登李老三
的门，路上见了也歪歪头不说话，还要冲着李老三的背影呸呸吐几口。王三
听妈说叫去找李老三借钱，王三不想去。妈说，他会借给的，你放心去好了，
王三为了给妈治病，不想去也硬着头皮去了。邻里之间放个屁都知道，王三
的妈久病在床李老三怎能不知？李老三见王三来家，知道没事不登三宝殿，
不等王三开口，李老三就说，找人不如等人，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哩。
王三说，干啥？李老三说，还不是为了退赔。借人家的钱人家催得火起，卖
了个猪还差远哩，想叫你们多少给凑一点，转过季就还你们。王三瞪了一眼
二话没说就回头走了。王三在村头抱住头蹲了又蹲，才狠狠心跑到大路边修
理铺里，攒着劲对爱社说，我妈有病，能不能借给五十块钱？爱社笑笑，说，
怎么说能不能，我说过的话能是放的闲屁？王三嘿嘿笑笑，脸也展了。爱社
又说，我这里没钱，钱是我爹管着哩，下午你打个条子去找我爹取。王三知
道爱社孝顺，大小事都得叫爹知道。王三看爱社不是哄自己，也就高兴地走
了。

爱社回去吃饭时给爹说了，说下午王三来借钱，叫他照条付钱。五爷
知道儿子的心，儿子是想叫爹落下这个人情，五爷就答应了。下午王三来了，
笑着喊声五爷，五爷很是高兴，高兴得心里的肉乱颤颤。五爷自从释放回来，
不论高低人没人称呼过他，至多喊他声老五，连几岁的娃娃都喊他老五。突
然王三喊他一声五爷，本来按辈数按年龄王三都应该这样喊，应该这样喊五
爷也觉得高称了。五爷很是热情，拿出好烟招待，还敬了杯好酒，象待亲戚
一样待王三。王三吸了喝了才拿出借条，五爷照条给了钱。王三数数，说，
条子上是五十元，你这多了。五爷说，多这二十元是我一点心意，你妈有病，
你替我买点你妈想吃的东西，我就不再去看了。王三推让一番还是接住了，
王三千恩万谢走了。王三走了很久，五爷耳朵里还响着王三叫五爷的声音，
总算有人把自己当人称呼了，五爷心里甜甜的，五爷笑了。



人们听说王三借来了钱，在村头碰见王三就问好借不好借，说外话了
没有？王三没说多给二十块钱，也没少说五爷的好话，说好烟好酒招待，说
五爷见条给钱没说一个字的外话，说得不少人动了心。有人就跟着说五爷的
好话，说，听说五爷扎根都是好人，住法院是别人栽他的赃，李老三从一边
路过，站住听了听心里很不是味，就卖老地说，球，老家伙收买人心哩，你
们得小心点才是。王三看见李老三气就不打一处来，冷冷地一笑，说，小心
个球，收买我们球用。你有本事你也收买嘛，你干了几十年咋不收买，光会
要要要斗斗斗。你不收买也不叫别人收买，叫大家去死？我知道你气的啥，
你叫别人收买了一辈子，现在成了破烂没人收买了。说得周围的人心里好痛
快，忍不住哈哈大笑。李老三噎得透不过气，脸象红布又变成黑布，气冲冲
走去又回头说，也不嫌掉人丧德，为刑满释放犯人涂脂抹粉，咱们走着看！

李老三要走着看，五爷知道了怕了，就说爱社，算了，好心没好报，
往后就说赔了，有钱了自己悄悄花，也方便也少惹是非。爱社不同意，爱社
说，有了钱别人都不知道，要这钱还有球的意思，外人都知道咱有钱咱这钱
才是钱，人们才能把咱当人看。五爷想想也是，咱凭啥叫人把咱当个人？不
论冤不冤反正自己是释放犯人，咱说咱是好人，谁信？只有靠钱挣个人当当
了。爱社又说，咱借给谁钱又没叫谁去干坏事，又不是放高利贷，连低利咱
也不要，咱怕个啥？五爷还是有些后怕，思想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路没走错一
个脚步，到底落个啥下场？五爷说，不犯法就当不了犯人？还是小心点好。
李老三说要走着看，我真怕会再出啥事，我都不说了，你还年轻。爱社说，
现在人们要是把咱还不当人看，李老三会恼火？五爷想想也是，要是不借给
王三钱，王三不会说自己好话，李老三也不会恼。爱社又说，他恼，还叫他
很恼哩！爱社说时笑笑，笑得很冷，阴森森的怪怕人。五爷想劝爱社几句，
爱社匆匆走了。

王三能向爱社借来钱，村里震动不小。五爷被法办时，王三还小，他
不知道别人可知道。当时王三的妈跟李老三跟得正紧，为炮治五爷没少出力。
虽说别人也都喊过口号，也都动过手，可都是李老三逼的，李老三说，谁不
和反革命划清界限，谁就是忘本，谁积极了给谁加工分，大家才打了顺风旗。
五爷能不记旧仇借给王三钱，更不会搁下别人的脸。于是有难处的去借钱，
没难处的也去借，反正不要利钱，不借白不借，借了转存到银行里也能赚二
斤盐吃吃；再说都借了，咱不借好象咱对爱社有意见。爱社心里明白也不深
究，都一律借给，都是打了条子去找五爷取钱。不论谁来，五爷都一样热情
招待，打发对方心里喜欢。

半年过来，村里十有八九的人借了五爷的钱，五爷手里攥了几十张借
条，算下来也有三五千元了。借了钱的人在村里都念诵五爷的好处，都说五
爷心好，都说爱社心好，不象有的人一有钱就变毒了。五爷没少听人们讲的
好话，五爷的胆子也就慢慢大了，有时试着出去走走，人们见了五爷都是高
接远送，让坐让烟，还有的给烧鸡蛋茶，不喝不依。对五爷说不完的恭维话，
说五爷命好，积德积个老来福，说得五爷忘了自己还是原来的五爷，真把自
己当成人们的五爷了。五爷想笑，不过五爷忍住不笑，五爷回到家里才把心
里的喜劲笑出来。五爷对爱社说村里人对他如何如何尊敬，如何如何爱见他，
喜得不得了。爱社看爹喜自己也喜。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
前三十年没人敬自己，不怨爹，后三十年能叫爹受人尊敬，自己这个当儿子
的才算真是儿子。爱社看爹喜欢就陪着喜了一阵，说，这算个啥，李老三也



要来给你笑哩。五爷本来喜得忘了不喜的事，听爱社提起李老三心里一沉就
不喜了。五爷不信李老三会找上门告帮助，五爷说，他能来？他不会来向咱
张口的。爱社笑笑，笑得十分自信，爱社说，能是他想来就来，他不想来就
不来，能由他的意？你等着吧。

李老三真来找爱社借钱了。李老三不是不要脸的人，扬着脸过了大半
生的人，是轻易不肯低头的。李老三真是没办法了。李老三好色，贪污的钱
都给了相好的，事犯后不退赔就要住法院，就要拍卖他的房子。李老三的房
子在山里人眼里是金銮殿，好得不能再好了。李老三不是住法院的人，李老
三也不是卖房子的人，李老三凭着当支书的余威余情，到处伸手借了不少钱，
才保住了平安。几年过去，余威余情一点一点的不余了，债主三天两头催讨。
昨天，没想到几个债主同时找上了门，抹开脸子逼债，说了许多听一句就气
死人的话，还给他指明生路，叫他去找爱社借钱，说他死要脸不顾别人活不
活。李老三被逼得屙尿不下走投无路，想要脸也要不成了，才去向爱社开口。
见了爱社心虚得很，不好意思得很，说得吞吞吐吐。爱社没一点点敌意，十
分热情，十分大方。说，远亲不如近邻，你这是给我脸我能不要脸？干脆说
吧，要多少？李老三说，真是说不出口，太多了，要能借了借个五百元。爱
社哈哈大笑，什么叫能借不能，不就是两个二百五吗，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
给你凑齐，别说还不到砸锅买铁这一步。你要没难处也不会来找我，我就是
找着借给你你也不要。爱社几句好话打发得李老三心里美得很，李老三感动
得眼都红了。爱社说，我现在就去找朋友凑凑，下午你去找我爹取，保证误
不了事。爱社说了就锁上修理铺子的门匆匆走了。李老三见爱社这么热心积
极心里踏实了不少，来时还有点心虚现在一点也不虚了。

爱社没去找朋友借钱，是去银行取的钱，爱社回到家里，对爹说了下
午李老三来借钱的事。五爷想叫李老三来借钱，五爷想起歇凉时李老三踢的
那一脚，就很想叫李老三来借钱，看看他脸往哪搁？五爷想是想，李老三真
来借钱时，五爷又很是不满，凭啥借给他，他把咱看得连猪狗都不如，咱为
啥还要帮助他解难排忧？再说啥是少，五百块哩。有钱给讨饭的也能落个情。
五爷说，别把钱不当钱，也得分分人。爱社说，他不是说咱收买人吗，今天
他找上门叫咱收买，别看五百块不少，比比还是个便宜货，咱为啥不收？你
放心，吃亏的生意咱不做，你以后就会知道。爱社又再三嘱咐，叫爹分外殷
勤招待，不要不高兴。儿子孝顺，五爷也顺着儿子，五爷叹口气也就应允了。

下午李老三来取钱，脸上只觉得干巴，不知如何开口才好，倒是五爷
笑脸相迎，抢先招呼说，你可真是稀客。李老三强拿笑脸道，早就想来坐坐，
就是穷忙。五爷象没事人一样，拿出好烟好酒招待，李老三也象没事人一样，
叫吸就吸叫喝就喝。李老三几杯好酒下肚，就打抱不平愤愤地说，日他祖宗，
不知是谁把你坑害到法院里？咱老弟兄们我还不清楚，你旧社会受的啥龟孙
罪，要不是共产党来早就没你这个人了，你会去害死集体的牛？我保你几回，
上级不听还说我没立场。五爷淡淡地笑笑，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哪个庙
里没有屈死鬼？虽说后来受了几年罪，以前总也红火过二年，要不是你的抬
举保荐，我能有多大能耐，能去省里开会受那份荣光？我也想开了，到现在
为止咱村里还有谁和省长握过手？都怨咱命不大，经受不住这么大的福气，
才出了那个祸事。总算亏处有补，一巴掌拍消不提了。李老三说，还是你心
好肚量大，我可不中，到现在我还背着黑锅，要不是给我戴个大帽子说我没
立场保举了坏人，我也早成国家干部了。唉，不说了，共产党没情，我干了



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没想到拉完磨杀驴吃，一句话就把我宰了。如今咱
哥俩成了一类人了。我算看透了。李老三说得十分贴气，和五爷拉起了统一
战线，五爷也不好反驳，只好不断地唉唉。两个人坐了一会儿，说到正题，
五爷按条付钱，倒也简单。李老三心满意足地走了，五爷看着手中李老三的
借条，条子上按着李老三的手印，不由一阵发呆：人算个啥，李老三当年跺
跺脚全村的土地就乱颤，李老三笑了大家得跟着嘻嘻笑，李老三脸子一黑大
家都得跟着皱起眉毛。家家户户把他当神敬，逢年过节人们争着请他，得排
队排号，请来的欢天喜地，请不来的唉声叹气。只说红火到老，谁知他也会
有今天。五爷又看看手里的借条，狠狠攥紧了，好象攥的不是借条是李老三
本人，李老三给攥到自己手心里了，五爷笑了，不是笑李老三攥到了自己手
心里，是笑自己没攥到李老三手里，没想到也有今天。

李老三借来了钱钱借得顺当，李老三没想到会这样顺当，谁知会这样
顺当。李老三心里很美，不光为借钱顺当，主要是通过借钱的顺当证明了五
爷父子对自己没看法，证明了他们啥也不知道，只要他们啥也不知道，自己
就不会再做那恶梦了，就能睡个安生觉了。李老三有了初一还想十五，想粘
住爱社，有事没事常去和爱社亲亲热热，给五爷送点五爷家没种的瓜果蔬菜，
请爱社去他家喝酒，爱社有请必去，还不空手去，去时总是拿点好烟好酒，
两个人猜枚，一心敬你，咱俩好，三星高照，四季发财，喝着谈着，谈得十
分投机。酒逢知己千杯少，爱社这样说，李老三也这样说，一喝就是半夜，
李老三认为自己收服了爱社，爱社也真是赤胆忠心，时不时悄悄给李老三透
点小信息，李老三照计行事果然能赚个十元二十元钱，没有一次落过空。李
老三得意得很，说爱社长着一双钱眼，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爱社的指点言听
计从。李老三和爱社打得火热，越是人多的地方李老三越是对爱社亲热，对
人们炫耀他和爱社的关系非同一般，说话又气壮了不少。李老三和爱社的亲
热，扎得村里人眼痛，背地里没少说闲话。说李老三老奸巨猾，会粘，会玩，
三下两下就糊住了爱社。说爱社到底是个嫩条子，看着怪能，实际是个傻吊，
有眼不识好坏人，叫哄到杀锅上卖吃了还说是救命恩人。听说爱社借给李老
三五百块钱，人们无不生气叹气，说现在的人算是没法说了，没理可讲了，
没情可讲了，没话可说了，啥都乱了，不可能出的事偏偏出了。

王三知道爱社借给李老三五百块，又看李老三和爱社越来越好，好成
了一个人，就忍不住跑去找五爷。王三有一肚子话要给五爷说，不说憋得慌，
不说对不起五爷。王三去找李老三借钱没借来，五爷借给了王三，五爷还多
给了二十元，王三都给妈说了。爱社借给李老三五百块钱，爱社和李老三好
成了一个人，王三也给妈说了。王三的妈气李老三不念旧情过河拆桥翻脸不
认人，王三的妈感念五爷不记旧恶用恩报怨是个忠厚之人，王三的妈叹惜爱
社认贼作父太不争气，王三的妈忍不住给王三讲了当初五爷遭难的根根秧
秧。王三都知道了，王三就去找五爷了，王三给五爷一五一十讲了。五爷没
出事前李老三就知道五爷要出事了，李老三气五爷，李老三背地里给王三的
妈说，树不焦顶会顶塌天，喂牛的也想成精哩，还想坐大王村的天下哩，也
不尿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他的气数尽了，要不了几天就会去住不掏钱的房
子了。李老三还说五爷和县委书记县长咕咕叽叽，说了他的坏话，说五爷忘
了自己姓啥名谁，得叫五爷灵醒灵醒。李老三说了没几天，五爷喂的牛就死
了。王三说，我妈想了二十多年，越想这里头的学问越大。五爷听得头懵了
眼花了耳聋了，五爷想过李老三没吃正劲也只是想个开头就不想了，李老三



是支书，支书是干好事的人怎会干这种坏事，想着根本不会的不能的。五爷
楞怔了半天才反醒过来，认为听的是一个梦。五爷看看王三，王三也正看着
五爷。五爷就想，想了很多很多，这种事再去打官司再去翻案能翻过来吗？
王三的妈肯当堂对质吗？李老三和王三的妈说的悄悄话，一个说过，一个说
没说过，谁能作证？翻过来怪好，翻不过来呢？现在刚刚混成个人，要是翻
不过来再翻过去这把老骨头可就完了，就是翻过来又该如何？监已经住过了
罪已经受过了还能揭下来吗？五爷想了很多很多又想了很多很多，五爷才
说，你给爱社说过这事没有？王三说，没有。五爷才长出一口气，五爷怕爱
社突然知道了这事，爱社年轻血气方刚会和李老三拼命的。五爷就求告王三
千万别对爱社说这事，说搞不好会闹出人命的。王三想想也是，就答应不给
爱社讲。

王三走后，五爷才真正动了气，不光气李老三过去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还气李老三现在还拿他们父子当玩艺玩，真是欺人太甚。五爷咽不下这口气，
五爷想，报不了这个仇也不能拿他当爷敬，不能咋着他也不能再帮着他。爱
社回来了，五爷忍着气说爱社，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常话说，害人之心不
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爱社看看爹，笑笑说，谁对你说什么了？五爷说，
没有，我是说和人来往要分分好坏人，人心隔肚皮，不要听了几句好话喝了
几杯酒就迷糊了。爱社哼了一声说，啥好人坏人，我看都一个球样。咱们出
事时都争着觉悟，有一个人护着你没有，好人都跑到哪里了，现在咱们有几
个钱了，都争着来说好话，坏人都跑到哪里了？是咱们过去真坏，是咱们现
在真好？咱们还是咱们，为啥分成了好人坏人？五爷词穷了，不知如何回话。
爱社又说，我知道人们都说我不该和李老三好了，都说了才好，就怕人们不
说。从前都争着和李老三好，他们好过了也该咱们和李老三好好了。爱社说
完突然笑了，笑得又阴又阳。五爷没听懂他说的是啥意思，不知道他葫芦里
装的啥药，只看见他眼里闪着凶光，五爷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就咽口唾沫把
气和话都压下去了。

到了冬天，到了山萸肉收获的季节。今年是个大年，果实累累，家家
大丰收，人们的脸上都堆满了笑，只等卖个好价钱了。五爷张罗盖新房，吆
喝着要买砖买水泥，人们就想起了借五爷的钱，就说，五爷，山萸肉卖了先
还你的帐。五爷说，急啥，不急。人们说，你不急我们还急哩，就这你都帮
了我们大忙。五爷听大家说要还帐，心里很美。五爷原来有这个念头，自己
身分不好，头软，怕人们借了不还，自己也不敢讨要，借出去的钱算肉包馍
打狗了。现在好了，看样子没人赖帐，到时候能收回一大笔钱。想到手里有
厚厚的一叠子钱，五爷心里着实喜欢得很。五爷刚刚喜了个开头就不喜了，
心里有点不是味了，人家还了帐就要把借条退给人家了，想到手里攥的是钱
了不是借条了就觉得象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五爷也说不清楚，似乎攥
着一把钱还没攥着一把借条自在安生。五爷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终于想清
了，想清了就没魂了。爱社回来看爹楞楞怔怔，就问爹怎么了？五爷说，没
事。爱社说，不会没事，谁又说啥了？五爷说，没人说啥。五爷不想说也说
不出口。五爷才当了几天人，五爷还想继续当人，可是五爷知道人是怎么当
上的，是用钱换来的，钱都还了就没人欠情了。五爷似乎又看见了一张张无
情的脸，又听见了一声声无情的话，五爷不怕穷就怕羞辱，就怕再过没脸没
面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日子。爱社眼巴巴地看着五爷，五爷被看得低下了头。
五爷说，人们要还咱们钱了，我看还了还不如欠着。五爷说得少气没力，说



得有些凄凉。爱社看见爹脸上有许许多多痛苦，有许许多多乞求，爱社心里
好疼，不是疼钱，是疼爹。爱社没回爹的话，爱社只是叹口气点点头，爱社
没说什么，五爷却都听见了。

人们眼巴巴等着花钱，立等把山萸肉换成大把大把的票子。等到了，
公家开始收购山萸肉了，人们等着了又不卖了，公家的价钱太低，一年只收
获一次，一次要管一年哩，不能便宜了公家，不能亏待了自己，得等等，能
多卖几个是几个。等到了，天南地北的药贩子从地下冒出来了，鬼鬼祟祟，
躲过政府的耳目，有些耳目不用躲，塞几张票子就成了药贩子自己的耳目。
药贩子好大方，口气粗得很，开口就喊出了比公家高一倍的价钱。卖不卖？
人们心里痒痒的，想卖又怕再涨价。人们就盯着爱社，盯着李老三，人家消
息灵通，跟着人家吃不了亏，说不定还能一嘴吃个胖子哩。爱社嘻嘻笑笑，
急啥？李老三嘿嘿笑笑，急啥？大家看他们不急都不急了，都不急了药贩子
可急坏了，又喊出了比公家高两倍三倍的价钱，人们心里连痒痒都不痒了，
认为还会再涨，要不贩子们图啥哩。人们不光不卖了，还买。爱社先买，去
偏远的村子里买，用比公家高出五倍的价钱买，悄悄地买，神出鬼没，连李
老三都瞒过了。李老三找爱社找了几天没找着，就觉得里面有鬼，就千方百
计打探，蠓虫过去还有个影，李老三知道了，就气，气爱社心里做活，气自
己叫爱社哄了，只说爱社和自己一心了，谁知到发大财的时把自己甩了。李
老三恼了，老子离了你爱社还能连毛吃猪，老子也能捞一瓢，老子就不信就
你爱社能，咱走着看。李老三拼上了，卖猪卖羊卖自行车连棺材板子都卖了，
除了老婆没卖能卖的都卖了，又把房子作抵押贷了一大笔钱，也到远处村子
里抢购山萸肉。李老三要打翻身仗了，要发大财了。人们知道了都眼红了，
都倾尽全力去买，钱多的多买，钱少的少买，都在买到处买，买，买，买，
不声不响打响了山萸肉大战。

爱社笑了，白天偷偷笑，夜里睡在床上笑，明里对人们不笑，不光不
笑还说，别疯了，该罢休就罢休，不要贪心不足，干这号事可是一嘴蜂糖一
嘴屎，万一赔了可就苦了。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冷笑，骂爱社吃独食，背着大
家买足了叫大家别买，实怕别人也跟着发财，平常看着不错，原来心里有毒。
爱社知道人们不听他的，爱社还是说，别买了别买了，谁知道是福是祸？爱
社越说别买别买，人们越买得凶。爱社臭了，爱社不灵了，爱社知道自己臭
了，爱社很高兴，又吃肉又喝酒，喜得不同平常。五爷说，又赚了？爱社说，
赔了。五爷说，赔了高兴的啥？爱社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村子笑了。村子后边有个窑，旧的，过去红火过，天天冒狼烟，烧砖
烧瓦，后来烧死了人就不烧了，长满了乱草，还长有乱刺，长得很深很密，
住着狐狸住着狼，人们说还住有阴魂不散的烧死鬼，想起它就头皮发紧汗毛
倒竖。人们早忘记了它，人们忽然又想起了它。半夜里狼叫了，鬼出来了，
成群结队的黑影往窑洞跑去，担的，扛的，背的，一包包一袋袋都是山萸肉。
窑洞里塞满了人，塞满了口袋，人挨人，口袋挨口袋，连空气都没地方容身
了。

武汉的客倌来了，乖乖，啧啧，卖一斤顶住卖给公家十斤，一斤就是
二百块哩，可碰住个闰腊月，发了，发狠了，人们笑了，不敢笑出声，比笑
出声的笑还痛快，还美。窑洞里点亮了蜡烛，象是鬼火，被人们出气回气哈
得一闪一闪的。开始过秤了，开始挤了，挤得没先没后。别挤！别挤！别挤！
别挤！爱社说，李老三说，王三说，都说。先称我的！先称我的！



先称我的！先称我的！爱社说，李老三说，王三说，都说。自觉点！
自觉点！自觉点！自觉点！爱社说，李老三说，王三说，都说。都是说别人
的，说乱了，乱说。前边的被挤到后边，后边的又被挤到了前边，前前后后
都在挤，挤得没前没后，挤得都称不成。武汉客倌直冒火，大家也冒火，都
冒火，吵开了，骂开了，打开了。

突然，四面八方亮起了电光，一道道，一道道，不知多少支手电一齐
对准了窑洞，政府的人来了，窑洞被包围了，自己的买来的全没收了，完了，
完了，人们傻眼了。

村子哭了。爱社赔了，李老三赔了，王三赔了，都赔了，老本赔了，
借的贷的也赔了，赔完了。人人都在骂，骂天骂地骂娘，操他祖奶奶，谁去
告的密，打听出来活喝了他，对，不能白白算了，他叫大家死，也叫他龟孙
活不成，得去乡里打听打听，看看到底是谁背的这个雪心！爱社说，我拿酒
钱，谁去？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没人敢去。谁敢去？政府老早都
下了命令，山萸肉得一律卖给公家，谁敢投机倒把拿谁问罪。爱社又说，谁
去？酒钱烟钱饭钱我包了，谁去？李老三赔了牛羊，赔了家具，赔了房子，
赔红了眼，李老三说，日他个妈，没人敢去我去，我就不信打听不出来是谁？
对你当过干部，乡里人熟，只要叫他们吃美喝美不怕他们不说。李老三去了；
人们等着，摩拳擦掌，单等李老三回来说是谁就和谁拼命。李老三去请了吃
了喝了回来了，爱社问他，谁？是谁？李老三说，日他个妈，是个没名没姓
的人打的电话。人们塌腔了。爱社说，白请了。李老三说，白不了，举报有
百分之二十的奖金，能得几万块哩，日他妈，不怕他不露头。爱社说，对，
人为财死，一定会露头的。李老三说，日他奶奶，他把老子送到了死地，老
子就是死也得拉他做个伴。于是，爱社等着，李老三等着，王三等着，都等。
天天去打探谁去领奖金。政府也等着，等了一个月，等了两个月，等了三个
月，领奖的期限过了。几万块奖金充公了，还没人来领。白等了，日他个妈，
连报仇都没处可报了，人们没指望了，一个个叫霜打了。

人们对爱社诉苦，说日子难过。爱社说，我比你们好过？谁比我赔得
多？你们要难过，我就该死了！人们说，我们咋比你，你拔根汗毛比我们腰
还粗。爱社说，怨老球，我就说做生意是一嘴蜂糖一嘴屎，赚起赔不起的别
买别卖，有人还说我想吃毒食哩，试试。人们想起爱社劝大家的话，便很是
后悔，很是感激，都说，当初要是听爱社的话就好了。人们陪着笑脸，笑得
很苦，说欠他的钱还不上了，只好到明年还了。爱社说，我不管，给我爹说。

五爷这几个月又是四门不出了，病了，是心病。才出事时五爷也心痛，
扳着指头算算，就爱社赔的最多，五爷就埋怨爱社不该贪险，好不容易弄了
一点钱，一下子把一半都赔进去了。爱社说，球，咱还有一半，照样过日子，
那一半只当压根就没赚，只当给国家了，国家要还象从前那样把人拴得死死
的，咱连这一半也没有。总比别人赔完了还欠帐强多了，日他妈，只当买戏
票了，叫他们也唱唱哭洋调，也该咱们稳坐钓鱼台好好看看戏了，还是看得
包场，老早就巴着这一天，赔得再多也值。爱社说得一点也不心痛，说得很
是轻松自在。五爷看爱社一脸洋洋得意，不象是自解自劝的宽心话，心里不
由得打个冷颤，浑身骨头都酥了，就盯住爱社狠狠看着，说，是不是你给乡
里通风报信的？爱社看爹这副害怕的样子就笑了，说，不是的。五爷不信，
是眼里不信。爱社看见了，爱社又说，真不是我。别说不是咱，就是咱也不
犯法，还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哩。他们都积极过觉悟过，就不许咱也积极一回



觉悟一回？五爷说，只要不是你就好，不管别人要不要良心，咱可不能坏了
良心。爱社不承认是他报告政府的，五爷也信也不信，一时信又不信，心里
总是恍恍惚惚，总觉得这事和爱社有点不明不白的瓜葛，想到一村子人得一
年日子难过，好象自己又成了犯人，便不想见人，怕见人，倒把过去自己的
冤枉忘了。

五爷不想见人，人们还是纷纷找上门来。人们找上门来，五爷便有几
分胆怯，怕人家是来兴师问罪的，五爷忙献殷勤，又是好烟好酒招待。人们
低三下四说到不能还帐的事，没说一句外话，还着实夸了爱社一番。五爷这
才放下心来，五爷才想起炮治他的时候，这些人满脸凶相，又喊口号，又动
手动脚，没想到这些人如今都换了脸，一脸可怜相，又是求告，又是唉声叹
气，真是河东转河西，人一辈子太难说了，真是前边路黑咚咚，谁也不能把
人看死了。五爷又想虽说过去都那个过自己，今天也够他们难受了，都说得
可怜巴巴的，再要逼债还算个人？都是乡里乡亲都不好过自己要过得太好了
自己心里也不安生。五爷说，算了，算了，大家过日子比我盖房子要紧，我
和爱社说说今年房子不盖了，明年再说吧。人们听五爷说得这么通情都很感
激，五爷看人们千谢万谢心病才轻了。

转眼到了年关，往年这时节村里到处喜气洋洋，都杀猪宰羊，都忙着
准备年货，今年不中了，手里没钱笑不动喜不成，都是愁眉苦脸的喊叫过不
去年。乡政府知道了，派人来开了会，把大家狠狠抹刷了一顿，说，你们村
里积极觉悟了几十年，咋见了钱都不积极觉悟了，要是有一个人觉悟高一点
早些报告政府，政府也会制止也不会出这号事了，你们和投机倒把拜成难兄
难弟也不嫌丢人，脸都跑到哪里了？都装到裤裆里了？人们听得脸上象火烧
了滚水烫了，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来人又说，大家错了也不怨大家，我
们知道是个别贪污犯还不老实挑动大家往坑里跳，以后大家要提高警惕，小
心再上他的当。人们听了都看李老三，不看他看谁，什么个别贪污犯，村里
的贪污犯就他一个。李老三耸拉着头任人去骂去看，当年他也常常站在台上
骂人，没有想过被骂的人是啥滋味，现在才尝到了这滋味是不如吃肉喝酒美。
来人把大家洗刷够了，就给大家分钱，说是政府的一点心意，得叫家家户户
吃上饺子，得叫孩子们吃个糖疙瘩。大家挨了骂心里很不美，钱分到了手里
又是很美，说政府到底是人民的政府。只有李老三一直不美，骂比别人挨得
多，分钱偏偏没给他分，这还不说，还叫他腾房子，说是他的房子已经拍卖
了，限他三天搬走，要是不搬，要是不搬，就叫法院强制执行。人们听了就
忘了李老三过去的种种劣迹，心里很不是滋味，李老三心里啥滋味就不用说
了。

五爷也分到了一份钱，钱不多在手里试着老沉，心里沉，想起自己遭
难时的难过，将心比心，现在大家一定也很是难过，当时要有人给自己端碗
凉水喝喝，自己也会感恩一辈子。

啥好人坏人，平时都看不准分不清，只有到了难时才见真心。现在对
大家要是能歪好拉扯一把，比平时多少仁义都强，也显得自己不枉是个人。
五爷想到这里就跟爱社说，把这钱送给别人吧。爱社说，不送，该送给谁？
政府给咱的不论多少咱得留着自己花，这钱花着味道不一样。我老早就想好
了，咱们是要送，是送咱们自己的钱。爱社又说了许多，说得五爷服服在地
没话说了。

五爷挨家挨户请客，欠帐户都请了。五爷到李老三家门口，五爷不由



想起了王三的话，就不想进去又想得进去，能漏一村不漏一邻，到底还是进
去请了。五爷请的，谁不答应？到了天黑时分，人们纷纷都来了。五爷家挤
满了人十分热闹，五爷家曾经这么热闹过，是几十年前热闹过，后来就没有
这么热闹了，比冰井还凉，现在又热闹了。五爷看见现在和从前又一样了，
老眼里就噗噗答答流下了老泪。爱社看看人都来了，就差李老三没来，爱社
知道李老三心不净不会来也就算了。爱社请大家入席，大家按辈份坐了，五
爷也坐了，爱社跑前跑后倒茶敬酒，大家叫爱社也坐，爱社不坐，爱社说，
今天是我爹请大家，没有我坐的理，我伺候大家。酒菜上来了，酒是好酒，
菜是好菜，爱社专门请了厨师，做了招待所才吃的菜，山里人没见过也没听
说过的菜，都说开了洋荤，城里人真会享受，怪不得人们都争着往城里跑。
爱社给每个人都敬了酒，人们又猜枚划拳，待人们喝得脸红耳热时，五爷站
起来了，五爷说，咱们都是老门老户老邻居，原来都相处得很好，后来的事
就别说了。现在大家有了难处，我给大家添补不了啥，我只能给大家减少点
啥，大家要是看得起我，借俺们的那点钱就一笔勾销了，钱不多也算我一点
心意。五爷说着掏出一把借条，对着姓名谁的退给了谁。爱社跟在五爷后边，
手里端着蜡烛，让对方看清了条子就着蜡烛的火头烧了。人们没想到五爷会
来这一手，起初惊惊乍乍，后来便说不能，不能，这算啥话？说是这样说到
底也就半推半就地烧了。五爷很是高兴，五爷说，大家成全了我，从今往后
咱们的帐清白了，谁也不欠谁了。大家比五爷还高兴，喝到半夜才欢欢乐乐
散了。

就在这天后半夜，李老三上吊了。第二天吃了早饭五爷才知道，爱社
一早就走了，又去挣钱了，五爷一个愣怔了好半天，然后五爷去了。李老三
院里挤了好多看热闹的人，人们看五爷来了就闪开一条路，五爷掏出李老三
的借条让李老三老婆看看，就走到李老三尸首旁边，当着大家的面把借条点
着火烧了，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连一个字也没说，五爷不想说也没法说也
说不出来，借条着完了，五爷又默默地走了。

五爷回到家里，见爱社躺在床上，两只眼死死瞪着房顶，五爷不说话，
爱社也不说话，两个人都默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五爷说，王三给你也说
了？爱社说，我老早老早都知道。五爷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都知道了，知道
了一切一切。五爷心里流血了，脸上也流下了泪，流了好长好长时间。爱社
看爹流泪也流泪，也流了好长好长时间。爱社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五爷要
说什么，五爷张开口又什么也没说，五爷能说什么呢？五爷默默地走开了。

五爷突然老了许多，五爷自然又很香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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